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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議題說明】
學生的偷竊行為是目前造成老師班級經營困擾的問題之一，此涉及法律層面的問題。孩子有偷竊的行為大部份原因是希望引起他人注意，亦或是孩子成長到一個階段的象徵。有些孩子覺得自己在家裡不被重視，內在長期缺乏重要他人的愛和不足的安全感，所以用偏差行為來吸引關注，然而孩子的成長都渴望被注意，如果能夠明白孩子偷竊行為背後主因為何，並能針對原因處理並滿足缺乏的部份，偷竊行為必然會慢慢消失。偷竊是一種成長時期心理階段的外顯行為，如能理解並看見背後的真正原因為何，相信對孩子是有正向的幫助(黃雅羚，2011)。以下提供有關孩童偷竊行為的相關輔導介入策略。

【輔導分工與處遇策略】
1、 初級發展性輔導（林朝夫，1993）
(1) 教導同學妥善保管財物
1. 教育錢不露白的重要性。
2. 加強物品「所有權」的觀念：如文具貼上名字、不把別人的東西帶回家。
3. 不帶貴重物品到校。
(2) 加強班上學生的道德及法律教育。
(3) 機會教育的引導和討論
1. 利用時事新聞或是課文主題時，將（偷竊、說謊…）相關的議題放入課堂中加以討論，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與道德觀。
2. 利用機會教育與學生共同討論「人際關係」的重要性，協助學生了解「養成良好的行為」與「獲得良好人際關係」息息相關。
(4) 同理心的訓練
透過繪本賞析活動，讓學生體會竊者、被竊者、旁觀者或被誣陷的感受。
(5) 愛與關懷
培養班級同學「愛與接納」正向溫暖的美德，能給予犯錯的人機會。
(6) 多以獎勵取代處罰，對自我概念正向積極的孩子，較不會有偏差行為。

2、 二級介入性輔導
	出現偷竊與說謊行為之孩童，可轉介至輔導室進行二級介入性輔導，二級介入性輔導強調個別化介入、系統合作與效能評估等三大部分（王麗斐等人，2013）。而在針對偷竊與說謊孩子的二級輔導工作時，可參考以下方向與原則：
(1) 理解動機
在與孩童的個別互動中，提供安全與接納的氛圍，逐步理解孩童偷竊與說謊的動機，及其生活中可能遭遇之困境。
(2) 教導與練習較具適應性的行為
以理解孩童行為動機為基礎，綜合評估孩童的身心發展階段，教導與陪伴孩童練習較具適應性的行為。
(3) 協助建立支持性環境
個別輔導的成效需推移至實際生活，因此也需與孩童的家庭與班級系統合作，並協助建立可支持孩童展現具適應性行為的環境。

3、 三級處遇性輔導
	即便經過初級發展性輔導、二級介入性輔導，仍有極少部分的孩童，會因為持續出現偷竊與說謊行為，需要進入三級處遇性輔導。三級處遇性輔導則著重於資源的引入與整合（王麗斐等人，2013），相關工作重點與原則簡述如下：
(1) 引入資源與召開個案研討會
針對孩童的偷竊與說謊行為，及各種相關身心背景，引入可提供協助之外單位資源，並召開個案研討會，以不同角度理解孩童的處境與經驗，並擬定系統合作的處遇方針。
(2) 與孩童的系統共同合作
孩童的困境或行為問題與其所處環境息息相關，因此處遇過程中，需與其所在之系統共同合作，才能帶出孩童更多改變的可能。
(3) 持續理解孩童的內在狀態
除外在系統合作與改變之外，仍需持續理解孩童的內在狀態，陪伴孩童長出成長的力量。

【案例分享---奢求關注的小咪】（分享者：王怡蓉老師）
看了關於個案小咪洋洋灑灑的偷竊、說謊等不適應問題與輔導紀錄後，在還未見到她本人之前，一如往常的，腦中閃過的是美國家族治療大師Virginia Satir的提醒：
我希望能夠愛你，卻不會緊抓著你
欣賞你，不帶批判
參與你，而沒有任何侵犯
邀請你，卻無絲毫勉強
指正你，而不含責備
還有能幫助你，卻不帶冒犯
如果，你也能如此待我
那麼，我們便能真實相待
並豐潤彼此的生命
抱持Satir的提醒與好奇的態度，在參加校方主責召開的轉介會議中，逐一邀請小咪的爸爸、導師以及學輔相關行政人員分享與小咪的互動心得，且從中肯定親師的善意與用心，並為自己的輔導角色找「位置」-join you without invading（鄭如安主編，2012）。透過與家庭、學校友善的接觸與溝通，以奠定系統合作的基石，彼此感受到愛與價值感，讓1+1的成效遠大於2。
初次見到小學五年級的小咪，透過「陪著你玩」繪本介紹自己後，小咪每次都是迫不及待進到遊戲室很開心地玩玩具。幾次觀察下來，主導性強、善於照顧他人的小咪常玩的是幫小嬰兒換穿衣物與餵食，或扮演早餐店老闆娘烹煮食物，並詢問客人(由輔師扮演)購買與食用後的感受。類似的撫育性遊戲主題，對照案家的背景脈絡與學校生活後，不難發現問題的成因：單親爸爸忙於工作，雖提供豐厚的物質生活，卻疏忽了小咪的心理匱乏。而同儕對小咪的負面標籤效應，讓她更感憤憤不平。小咪渴望得到爸爸、師長與同儕的關注，偷竊似乎成了她獲取注意或是尋求報復的「求生本能」之一。
而另一個求生本能便是她的習慣性地說謊。洪蘭女士曾引述2006年賓州大學的研究結果發現，孩子說謊的頭號原因是「不想讓父母對我失望」。小咪其實很在乎爸爸與師長的看法，並渴望得到大人們的愛，當大人們動怒要處罰時，為了自保，小咪會啟動說謊機制，這便是一個超越法律與道德的求生本能。此外，物權等法律是非觀念早已深植小咪心中，看著她在「語句完成測驗」中寫道：「我實在不能去偷東西。」「人不應該偷東西。」生活中卻選擇了偷竊或說謊以滿足獲取注意與被愛的心理需求，長久下來，困擾著小咪兩方矛盾交戰的內在衝突，實在很令人心疼。
帶著這樣的看見與理解，除了進行遊戲治療─提供具有滋養性的媒材，讓小咪在遊戲中療癒內在小孩，輔師以正向具體的話語鼓勵小咪，肯定其特質與努力、感謝其貢獻與付出，以提升其「掌控感」與「我能感」外，更重要的是引導爸爸與導師理解小咪的問題行為其來有自。進而鼓勵爸爸在工作之餘，能排定每周單獨與小咪互動的時間，透過專注陪伴與傾聽來改善親子關係。此外，也與班導師合作進行班級團輔，運用「這不是我的帽子」此繪本導讀與演戲的方式，解構偷竊成見，並重新建構同理、涵容的班級氛圍。人總是活在關係中，當關係獲得改善，問題常迎刃而解。

【結語】
如前言所述，孩子們不告而取的行為，常常是因為內在的某種需求沒有被滿足的一種呼救的聲音。當心理師或社工師介入，協助其系統內的其他資源了解內在的匱乏並滿足其需求後，即便晤談過程中聚焦的並非偷竊的外顯行為，也通常能漸漸的獲得改善。然而當孩子出現這樣的行為時，系統中的其他人們，也需注意避免讓孩子成為被標籤化的犯罪者。除了解其內在需求外，也必須避免他身邊的人們與之產生敵對的情境，否則也會因為對系統內資源失去了信任感而漸行漸遠。在小咪的案例中，我們可以看見，諮商師扮演的是一個橋樑、與系統合作的角色，提供了站在小咪立場的同理，並傳遞小咪內在需求的訊息給系統中的其他資源，以一個不批判、關懷與包容的態度，協助案父更了解小咪，並帶給小咪愛與隸屬的滿足感。當身邊的所有人都只看見「偷竊」這樣的一個事實時，如果我們能聽見孩子內心真正的吶喊，也許能圓滿的就不只是孩子的心，更可能是一個更充滿愛的家庭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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